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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史文献

《汤液经法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辅行诀》古今谈(续完)

钱超尘

【摘要】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、甘肃中医学院丛春雨先生主编

《敦煌中医药全书》、马继兴教授主编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》皆收录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(下简称《辅行诀》)。《辅行

诀》以确切的资料证明《伤寒论》是仲景在《汤液经法》一书的基础上勤求博采而撰成。文章对《辅行诀》的作者、发现、

抄本寻踪、存佚及校注和论文方面进行了研究 ,详述马继兴等对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的鉴定意见 , 指出《辅行诀》

对《伤寒论》文献史考证的重要启示。从王圆箓藏匿经卷待机而售 ,引出藏经洞的由来和被发现过程以及其中文物被

斯坦因、伯希和等骗购劫掠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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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王圆箓藏匿经卷待机而售

敦煌藏经洞被劫掠 , 宝贵经卷大量流入他国 , 这是

中华民族文化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清末政治腐败 ,国势衰

微,必然导致如此惨剧。

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率领法国中亚探险队来到敦

煌 , 对莫高窟全部洞窟进行编号 , 翻遍藏经洞所有文

物 , 伯希和精通汉语 , 从中选取精而尤精之品 , 其中包

括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, 王道士把《辅行诀》秘藏 , 于

1918年卖予张偓南。从《辅行诀》于 1908年首次发现至

1918 年被售出 , 中间相隔 10 年。有人问 :藏经洞的经

卷、文献不是被斯坦因、伯希和全部劫掠了吗 , 王圆箓

怎么至 1918 年还存有经卷呢? 试问 , 王圆箓有藏匿经

卷售卖的事实吗? 是他仅藏匿《辅行诀》这一卷经卷 ,还

是藏匿过其他经卷? 如果他曾经藏匿并售卖过其他经

卷 ,那么 ,他卖给张偓南的《辅行诀》一卷就可以得到旁

证 ; 如果他从来没有藏匿过其他经卷并把这些经卷售

卖给他人 , 那么 , 《辅行诀》由王圆箓出售的事情 , 就值

得怀疑。

为了考查王圆箓藏匿藏经洞经卷并待机出售的史

实 , 让我们把此事的考察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

加以回顾。所谓“更广阔的历史背景”是指从斯坦因于

1900 年率先到敦煌盗宝至 1924 年美国华尔纳率团撕

揭壁画这段历史。

藏经洞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被发现的。清光绪

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( 1900 年 6 月 22 日 )敦煌莫高

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 16 号洞(今编号为 17 洞)

积沙时 , 发现一洞 , 内藏大量经卷 , 其中秘藏公元 4~11

世纪佛教经卷、社会文书、刺绣绢画、法器等文物五万

余件。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

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经济、政治、民族、语言、文学艺术、科

技、医学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珍贵资料 , 被誉为“中古

时代的百科全书”、“古代学术的海洋”。藏经洞出土的

珍贵文献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、汉简、明清档案的发

现被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发现。据 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

书》第二册第 728~729 页说 :“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

二年 (公元 366 年 ) , 现存最早洞窟可能是十六国北凉

(公元 421~439 年)时开凿。此后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

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、元等朝代 , 均相继兴建。现有洞窟

492个,窟内壁画 4.5 万多平方米 ,敷采泥塑 2 400 余身

⋯⋯清光绪二十六年 (公元 1900 年 )道士王圆箓在莫

高窟发现一个藏经洞 (即第 17 窟 ) , 是 20 世纪最重大

的古代文献发现之一。洞中发现藏匿近千年的四万多

件古代写本、印本和文物。除大量汉文佛经外 , 还有儒

家、道家以及其他宗教典籍。其他民族文字的写本、绢

画和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。这些文物大都

被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国的探险家掠走 , 残余者现藏北京图

书馆。”1988年莫高窟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

《世界遗产目录》。

5.1 藏经洞的由来与封存

藏经洞原是僧人洪辩的影身洞 , 位于敦煌第 16 号

洞内 , 具体位置在第 16 号洞甬道北侧的墙壁之中。洞

内供奉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影身像。洪辩生年不详 ,卒

于唐末咸通三年( 862)。其弟子为其塑真容像供奉于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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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, 并立告身碑 , 开凿此洞时间在晚唐。公元十一世纪

初 , 莫高窟僧人将大量佛经、绘画、法器及其他文书秘

藏于该洞内 , 将洞口密封 , 外饰壁画 , 后来称为藏经洞。

藏经洞封闭的具体时间和封闭的原因 , 因为缺乏文字

记载,尚无明确结论。近百年来 ,封闭该洞的原因 ,择其

要者 ,有以下两说:一为废弃说 ,一为避难说。废弃说认

为,新抄佛经或印本佛经的出现 ,逐渐替换旧日佛经 ,而

佛经是神圣之物,不能随便堆放 ,应加妥善保护而封存。

避难说认为,因避西夏人进攻敦煌或黑汗王朝进攻敦煌

而封存。众说纷纭,至今尚无大家认同的结论。陈垣先生

在《敦煌劫馀录·序》中对封洞时间下限提出如下之说 :

“《通考》载 :大中祥符末 , 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

表乞金字藏经。景祐至皇祐中,朝贡不绝。知此等经洞

之封闭 ,大约在皇祐以后。”皇祐为北宋仁宗年号 ,当公

元 1049~1054年。此说在敦煌学研究上有较大影响。

5.2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

藏经洞是道士王圆箓发现的。王圆箓 , 湖北麻城

人 ,贫家出身 , 为谋衣食 , 游走四方。光绪年间 , 进入肃

州巡防营当兵勇 ,信奉道教。离开军营后 ,受戒为道士 ,

道号法真。后流寓莫高窟 , 居住在下寺三清宫 , 供奉香

火 ,布道募化。据王园箓在他所写的《草丹》中说 , 他于

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(公元 1900 年 6 月 22

日 )在清扫积沙时 , 发现第 16 号洞甬道北侧墙壁之内

有一石窟(现敦煌研究院编号为第 17 号窟) , 内藏经卷

等物。《草丹》是 1944年在王圆箓用过的一个木柜中发

现的 , 现藏敦煌研究院。《草丹》全文及发现经过 , 载于

原国立西北图书馆编印的《西北文化周刊》第 27 期《记

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》一文 ,作者子青。研究敦煌学 ,了

解王园箓很重要 , 《敦煌学概要》一书的作者苏莹辉刊

载了《草丹》照片。姜亮夫先生在《莫高窟年表》一书中

将《草丹》加上标点发表。“草丹”之“丹”有人认为是

“册”的俗写,也有人认为是“单”的同音字。还有人认为

“丹”字表示对青天佛祖呈现自己一片丹心赤诚。研究

王园箓的另一个重要材料是 1931 年立的 《王园箓墓

志》, 现嵌于敦煌研究院招待所外之王道士墓塔上。该

墓志称王道士曾上书说 , 发现藏经洞的日期为清光绪

二十五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( 1899 年 7 月 2 日)。学术

界现在皆采用 1900 年 6 月 22 日之说。王园箓没有文

化 ,没有认识到这批经卷的宝贵价值 , 于是把它们取出

来交接官府要人 , 这样就为藏经洞文献外流打开一条

缺口。王园箓是藏经洞的发现者 ,也曾私藏许多经卷待

机出售 ,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。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

为王园箓所藏后售予张偓南 , 考之王园箓一生主要作

为,售予张偓南之事 ,不容有一点怀疑。光绪三十年(公

元 1904 年 )肃州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“检点

经卷画像”,对藏经洞文物再次封存 ,不得外流。

5.3 藏经洞文物被骗购劫掠

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大量经卷,取出部分经卷佛经画

像等分送州县官员与乡绅势要 ,这些宝贵文献开始流向

社会,逐渐为人所知 ,亦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知。

5.3.1 斯坦因骗购劫掠 1907 年斯坦因来到新疆、甘

肃以后 , 地方官吏在资金、交通、向导等诸多方面 , 给予

积极帮助。1909年 3月 8日,斯坦因在英国皇家地理学

会上作了一个题为《中亚细亚探险谈》的报告 , 这篇报

告的前半部分,详细叙述了他在莫高窟盗宝的经过。虽

然有许多文饰之词 , 但仍然反映出他使用的卑劣伎俩。

作完报告以后 , 前驻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的领事麦坚尼

站起来发言 , 回顾了斯坦因在中国受到的各种关照 , 从

中反映出当时清廷政府及地方官吏的腐朽与昏愦。让

我们把麦坚尼的话引在下面 : “斯坦因博士披读前文

毕,前喀什噶尔领事麦坚尼君起而言曰:

余闻斯坦因博士谈中国官吏之优遇 ,心特乐之。余

幸居新疆数年 , 博士所遇官吏 , 半余之故友也。其旅行

之成功 , 亦半由中国官吏之助。盖测量及发掘二事 , 在

在需地方官吏照料。更举一事 ,足徵中国官场厚意。新

疆全土 , 固无银行 , 道途之费 , 悉用生银。取携既艰 , 危

险尤甚。博士此行 , 虽以喀什噶尔为东道主 , 然东行千

五百余英里 , 时阅二年 , 故旅费一事 , 实博士至艰极大

之问题也。幸喀什噶尔道与阿克苏道许札各州县 ,随处

贷银。而余于喀什噶尔偿之。故博士得于和阗克勒底

雅、喀喇沙尔地方官署 , 随时取给。此事在他国固无足

异 , 但新疆各处 , 交通极艰 , 道府各库 , 向罕通融 , 兑汇

之举为难 ,可见厚意 ,尤可感也。”[5]17- 18

下面是斯坦因的报告 ,摘引如下。

中亚细亚探险谈 斯坦因

予于今日之会 ,拟与诸君略述在中国塞下之事。所

历之时 , 如在昨日 ;所阅之境 , 迥出意表。岁月不居 , 若

前日事。姑举一二 ,足知其概。

余数骑东行 , 绵历岁月 , 某日之晡 , 始抵长城之下。

是时心中 , 若有所感。因念此处人文之停顿 , 地力之枯

竭 ,草草二千年 , 若旦暮耳。平生今昔之思 , 无逾是矣。

日既西倾,直视无极 ,群堠相望 ,迤逦十余英里。与斜日

相射 , 作金黄色。诸堠之间 , 络以边墙 , 如褐色直线 , 蜿

蜓于灰色砂碛中 , 颇疑墙堠之中 , 有人拒守。下瞰北方

高原废川 , 若存若亡。余行其下 , 时得箭镞 , 青铜所制 ,

锈涩无多。偶见盐泽之旁 ,多生灌木 ,又疑匈奴游骑 ,出

没其间,以俟夜袭者。又见一绿如畦 ,与边墙平行 ,其广

二十英尺 , 就而察之 , 始知千百年间 , 行人戍卒 , 履屐交

错,印于沙泥。其迹虽浅 ,其文颇明。边城之下 ,环以是

线,距今骆驼通路 ,尚数英里。何以验之 ,知为履迹?余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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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敦煌 , 偶行沙上 , 时阅二月 , 日有大风 , 再过其地 , 履

迹如新。非经目验 ,不能信也。

塞下之地 ,土壤气候 ,各有特性 ,以保存古迹。更举

一例 , 可以知之。斥堠之下 , 小垤甚多 , 形类十字 , 质似

一石 , 各占七平方英尺 , 高六英尺。此种小垤 , 问是何

物 ,乃束芦为积 , 纵横叠之 , 粗沙细石 , 交错其间。芦苇

之中 , 本含盐质 , 积久蒸变 , 乃类僵石。然试于其中 , 摘

取少许 , 剖而视之 , 条理尚存。此乃古代所积 , 以缮城

垣。今日车站之傍 ,枕木如山 ,亦犹是也。

缅此遗迹 ,出于秦馀 ,绵延至今 ,二十馀世纪。凡地

理之变态 ,悉历史之尺度。且此种变化 ,全由天演 ,不杂

人为 ,耳目所睹 ,足为铁案。惜于此际 ,不能备述也。

沙漠之地 ,日有暴风 ,气候寒暑 ,恒逾常律。四月以

前,冰风塞途 ,毡裘数重 ,无异絺绤。千九百七年四月一

日,最小温度 ,在冰点下三十九度。及是月之杪 ,背日之

处,温度犹至冰点上九十度。大风所至 ,蚊蚋云集。余之

行帐 , 因逐水草 , 颇近盐泽 , 百虫所萃 , 人畜俱困。余尝

七日之间 , 蛰居帐中 , 以避啮噬。虽顽如野驼 , 亦畏其

毒。入夏之后 ,远水而居 ,水味甘咸 ,不适于饮。故于五

月中旬 , 掘地既毕 , 遄返草地。地势则如此 , 气候则如

彼,而所雇发掘之土人 ,性本懒惰,又嗜鸦片。然掘地之

业,卒告成功 ,则翻译蒋君之功为多。

余因阅览古迹 , 故遂至敦煌。当千八百七十九年 ,

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教授曾随伯爵斯希尼之

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。千九百零二年 , 曾以语

余 ,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 ,冠绝东方。余深感其语 ,故

有敦煌之行。

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 , 始至敦煌 , 即访千佛洞。其

洞在荒谷之口 , 危岩之上 , 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。余至

其下,始叹洛氏之言不诬。窟穴大小 ,殆以百数。高下成

列,颇不整齐。石色纯黑 ,上施雕凿。洞之大半 ,皆有壁

画,美丽殊伦 ,完缺不一。绘画之法 ,源自身毒。余于和

阗沙漠所掘废寺 ,佛画规模气韵 ,大略相同。造象之多 ,

与壁画等。可证古代支那印度 , 美术交通 , 惜多为后人

补葺,失其真矣!

岩洞之傍 ,颇多碑碣 ,证此古寺 ,建于唐代。当时佛

教 , 盛于支那 , 又二百年间 , 西陲无事。北免突厥之兵 ,

南靡吐蕃之寇。自是以降 , 讫于蒙古之兴 , 则外常为蛮

族之所蹂躏 ,寺宇之丽 ,僧尼之数,为之太减矣。顾情势

虽变 , 而宗教未革。余周览各洞 , 多见巨象 , 其最高者 ,

近百英尺。此种制作 ,稍属后代。读马哥波罗旅行记《中

沙州》一篇 ,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象之奇俗矣。

敦煌之民 ,虽至今日 ,犹皈佛教。余等去敦煌之日 ,

正敦人瞻礼之期。市民村民 ,来谒千佛洞者 ,数以千计。

可知寺宇虽残 , 犹为礼拜之地。故余于此地 , 就画壁造

象,深加敬护。除照影绘图外 ,不敢有所希冀 ,恐伤人民

之情也。

余于五月二十日 , 复至敦煌 , 拟为小住之计。盖二

月以前 , 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 , 发现古代写本

之事。此种宝物,置于古室 ,守卫颇固。余为求书计 ,不

能不徐图之也。

道士为人 , 颇奇妙可喜。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 , 又

对神与人皆有戒心。余初与之交涉 , 甚为棘手 , 事之颠

末,兹不必言。但其成功 ,除翻译蒋师爷(按“蒋师爷”三

字下有注 :“编者按 , 名孝琬”)之秘策外 , 余之支那大护

法圣人玄奘法师 , 实为余牙人焉。余此行颇类玄奘 , 又

甚敬玄奘 , 人颇知之。道士虽不知佛教事 , 然其敬之也

与余同 ,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尔。虽荒唐之《西游记》视

玄奘为神人者 , 其说不见于《大唐西域记》, 然此与余事

何关系乎?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 , 乃汉文佛经一

卷。首署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。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。

蒋君遂言 , 此室之开 , 得非玄奘之灵 , 留以俟其自印度

来之弟子乎?道士然之。

道士既闻此说,始敢启大门招余入。余等入门,经前

广道,遂入石室。室外故有画壁,壁裂而室见。室中暗甚。

余从道士油灯光中 , 见卷帙成堆 , 自地上起 , 高约十英

尺。后精计之,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。顾在室中 ,不

能阅览一物。道士乃手持数卷 , 导余至廊下之屋 , 使予

疾览之。余下帷审阅 ,以免人探伺 ,不觉惊喜之交集也。

所有卷轴 , 大抵汉文写经 , 高约一尺 , 卷束甚厚 , 虽

完好如故,然观其纸墨形制 ,古可知也。每展一卷 ,恒在

十英码左右。故求其所记时代,甚为烦难。后于汉文大经

卷背面,发现印度婆罗谜草书 Lndian Brahmi Seript,积疑

始释。足证写经之时,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,此为

稍古之事矣。一切写本,依然初藏时之形状,且无几微湿

气。盖保藏古物,固未有愈于沙漠中之石室者也。

余于开一大包裹时 ,尤惊此地保藏之善。其包裹以

粗棉布为之 , 中藏种种绢画、纸画、幡盖、锦缯、刺绣之

供献物 , 不可胜计。其画绢、画布 , 盖寺中之旌旗 , 卷藏

甚谨;及展示之 ,皆为诸佛菩萨象。或纯用印度画法 ,或

以印度画为本 ,而参以中国画。佛象之下 ,画礼拜者 ,其

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。后蒋君发现供献簿 , 果证为第

九、第十两世纪之物。作画之绢 , 薄而透明 , 精细无匹 ,

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 , 摺久痕深 , 开视颇险 , 当时亦无

余晷细加研究。余之所注意者 , 惟在利用何策 , 可使古

画脱此危地 ,而免守者之伤害。后睹道士观此唐代遗物

若不足贵 , 心乃大慰 , 又不敢再加审谛 , 恐其以余为酷

嗜之也。

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 , 或故以此为饵 , 使余之耳

目 , 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 , 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 , 多

出杂束以示余 ,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。余于第一包

裹内 , 已发现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 , 叶甚多 , 所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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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。此种书叶 , 由其形制观之 , 均属

于六种不同写本 ,或甚繁多 ,亦有完全者。以余所见 ,此

体梵文 , 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 , 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

之者。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、藏文、汉梵对译文束中 ,

拾取此种残叶。道士虽以取携为劳 , 然甚轻视此 , 故心

颇慰矣!

后数日间 ,所为之事 ,与所见之物 ,不暇殚述。有一

大束 ,充以杂书画布 ,及种种纸页。其最可贵者 ,为贝叶

梵文大书。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。书之材料 ,

示其来自印度。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 , 未有古于是者。

吐蕃文书 , 有卷子本 , 有扑叙斯 Pothis 本 , 书亦甚多 , 且

除南方书籍外 , 尚有他书。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 ,

至第十七世纪尚存 , 其时佛教盛行国中 , 一时或曾据敦

煌之地 , 故回鹘文写本 , 多至数大束。又摩尼教经之以

突厥文 Kok- turki及叙利亚文 Syriac书者,亦见于此云。

汉文残纸片 , 骤视之 , 若稍不足珍 , 然实有古物学

上之价值。其中杂记如书札、寺历等 , 充塞于道士所谓

废纸中。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

制度 , 由其所载年月 , 亦足证石室之闭 , 在耶稣纪元千

年以后也。其封闭之故 ,实惧兵祸。然先是 ,此室必为寺

中储藏故物之所。故当封闭之时 ,其物固已古矣。余一

年以后 , 复检所得汉文书卷 , 其所纪年月 , 有在纪元第

三世纪者。然定其最古写本写于何时 ,尚须假以岁月之

研究也。

余以多日之劳 , 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 , 而选写本图

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 ,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。虽道

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 , 然颇有难色。又清理全室之事 ,

虽胆壮者犹为寒心 ,况以彼之怯懦乎?然清理之末 ,果于

室下得画绢若干束 , 又于汉文卷中 , 得中亚细亚婆罗谜

文及他文写本等。此处寺宇 , 本道士所重修 , 故寺中所

有各物 , 悉为彼有。而交易之道 , 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

义 ,施诸寺宇 ;所取诸物 , 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 , 携至余

处,初无一人知者。

购取之事 , 多出蒋君之力 , 至其不为人所指目 , 则

又有说 ,兹不暇述。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 ,暂至敦煌 ,验

其名望 ,不减于昔 ,心乃大慰。且以余之购此 ,将以佛教

之文学、美术播于西方 , 又使古物 , 不受后此灭亡之扼 ,

甚盛业也。余四月以后 ,复至兹寺 ,道士对余无异词 ,余

心尤慰。迄于今日 ,二十四箱之写本 ,与五箱之图画、绣

品他物等 ,安抵伦敦 ,此乃余最终之慰籍也。

余于六月中旬 , 始毕千佛洞画壁造象之摄影 , 古物

之研究告终 , 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险。此次事业 , 自南

山始,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 ,乃南向雪山脉。 [5]1- 6

以上是斯坦因 《中亚细亚探险谈》一文的前半部

分 , 后半部分是记述他在甘肃新疆进行山川沙漠考察

的内容 , 与本文无关。仅从上述记述中 , 我们已可以看

出, 斯坦因这次强盗性的劫掠 , 给中华民族异常宝贵的

文化遗产,造成何等严重的损失! 斯坦因从藏经洞盗掠

之宝物 , 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、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

馆、伦敦英国图书馆、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、印度新德

里国立博物馆。他在《中亚细亚探险谈》的结尾说 :“古

物百箱 ,安然无恙 ,喜可知也。”英国赫亭博士没有听到

斯坦因报告 , 后来看到他的报告文稿 , 于是写了一信给

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: “予虽不能躬听斯坦因博士之讲

演 ,然读其文 , 而大乐之 , 不能不略书数语 , 以致余之钦

佩⋯⋯今日、英、德、法、俄、美诸国远征队往东方者 , 踵

趾相接 , 然未尝有竞争之事。盖沙漠至广 , 尽有探险之

余也。余深信古代之文化 ,尚多埋于流沙之下也。今日

斯坦因、额龙威特、尔莱哥克等所携归者 , 足使欧洲各

国之学问家,竭数年之力研究之而不足。”

斯坦因劫掠之敦煌文献 , 经整理编号 , 共近七千

种 , 皆用 Stein 之名编号 , 其编号从 S0001 至 S6980, 则

斯坦因盗窃之敦煌文献 , 为 6 980 种。斯坦因 ( 1862 年

11 月 26 日~1943 年 10 月 26 日 )原藉匈牙利人 , 后加

入英国国籍。据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第七册第 457

页介绍 , 斯坦因“1888~1889 在印度旁遮普省任拉合尔

(现属巴基斯坦)东方学院院长。1892年刊印梵文版《王

河》, 该书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印度历史著作 , 著者是公

元十二世纪的迦尔诃那。斯坦因的英译本题名《克什米

尔诸王编年史》,于 1900年出版。同年开始其首次中亚

之行 , 经过中国西部地和阗 , 取道古代中西商队来往路

线,收集文献资料及手工品甚多。在敦煌附近发现千佛

洞 , 所藏绘画、寺庙旗幡和文物极富 , 都是十一世纪时

封存的文物。考察结果写成《古代和阗》( 2卷, 1907年)、

《塞林迪亚》( 5 卷 , 1921 年) 和 《亚洲腹地》( 4 卷 , 1928

年)。”

据《敦煌———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》说 ,

斯坦因曾先后三次深入中亚以“探险”的名义盗取我国

宝贵文献。第一次( 1900~1901 年)主要发掘和阗地区、

尼雅的古代遗址。第二次( 1906~1908年)除重访和阗和

尼雅遗址外 ,还发掘古楼兰 ,并深入和西走廊。于 1907

年到敦煌拍摄石窟壁画 , 利用王圆箓的愚昧无知 , “廉

价骗购藏经洞敦煌写本二十四箱 , 绢画和丝织品五箱 ,

其旅行记 《沙漠契丹废址记》中有敦煌骗宝的详细记

录。第三次探险( 1913~1915年)时,重访莫高窟,又从王

道士手中获得 570余件敦煌写本。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

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 , 总数约二万余件”[6]181。

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, 斯坦因第三次到藏经洞的时

间( 1913~1915 年)距 1907 年在莫高窟盗宝年相隔六七

年 ,王圆箓手中竟然还有这么多经卷写本 , 可以证明王

圆箓藏匿的经卷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, 因此也可以印证 ,

1918年他卖给张偓南的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是王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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箓所藏匿经卷的一种 , 他是为卖钱而藏匿 , 不是为保护

而珍藏。观其所为 ,实为盗卖。

5.3.2 伯希和骗购劫掠 与斯坦因敦煌盗宝相隔无几 ,

法国伯希和 ( Paul Pelliot, 1878~1945)率领法国中亚探

险队又至莫高窟盗掠。《辞海》介绍伯希和说 :“伯希和,

法国汉学家。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 (河内 )。1906~

1908 年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 , 盗窃敦煌千佛洞大

量珍贵文物 ,运往巴黎。1911年起任法兰西学院(巴黎)

教授。1925 年主编东方学杂志《通报》,著有《敦煌千佛

洞》等。”《敦煌———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》介

绍的较为详细 :“继斯坦因后尘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

希和。伯希和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院、东方语言学院等

处学习 , 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任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

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 , 曾多次到中国 , 是一位汉学

家。1904年回法国 ,任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 ,于 1908年

来到敦煌莫高窟。”也正因为伯希和是汉学家 , 所以他

盗掠的敦煌文献皆为精品中之尤精者。《敦煌学目录初

探》对伯希和所盗珍宝做了如下分析 :“伯希和曾从学

于法国著名东方学家。汉学水平较高 ,对东亚考古的知

识相当丰富。在来华盗宝者中 ,他在知识学业方面的准

备是相当充分的。他又是唯一的在堆满藏品的藏经洞

中认真查阅挑选的盗劫者 ,因而他的收获特别大。他所

盗劫的敦煌遗书 , 从总体上讲 , 是现在中、英、法、苏、日

五大收藏国中质量最好的 , 藏品中有较多的经史子集

四部卷子和古藏文卷子 , 标明年代的写本多于其他几

处藏本。伯希和劫卷中的汉文文书部分品种特别全 ,几

乎囊括了藏经洞中所出各种品种。劫卷中有年代的汉

文文书特别多。在文书学研究中供作断代研究作上下

限指标的材料特别多,这一点英藏也比不上”[7]。伯希和

选中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, 说明他对此书的价值有

深刻认识。

伯希和于 1908 年至莫高窟 , 对全部洞窟进行编

号 ,并抄录题记 ,拍摄大量图片。伯希和精汉语 ,将藏经

洞遗物全部翻阅一遍 ,廉价骗购劫掠大量文献。伯希和

盗窃之敦煌文物约 2 500 种 (不包括藏文 )其编号前均

冠以 Pelliot,简称 P,如 P3287。伯希和著有《敦煌石室访

书记》, 题为“法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

宜伯希和著”,吴江县陆翔译。1908年 3月 26伯希和给

他的上司西奈写了一封信 , 详细叙述了他在莫高窟窃

取文物的情况 , 这封信于 1908 年发表于《法国远东学

院学报》第八卷第 314 号 , 文章题目为《甘肃再发现的

一个中世纪书库》, 这是欧洲最早报道敦煌文物遭到西

方人劫掠的文章。

1909 年秋 , 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 , 经南京、天

津至北京 , 出示给北京学者罗振玉、蒋斧、王仁俊、董康

等人观看 , 看后“惊喜欲狂 , 如在梦寐”, 并得知藏经洞

尚有部分劫馀文献 , 便以清学部名义致电陕甘总督 , 电

文如下 :“学部致陕甘总督电 :行陕甘总督 , 请饬查检齐

千佛洞书籍,解部,并造佛古碑 ,勿令外人购买。宣统元

年乙酉八月二十二日。”(见学部官报第 104期)。1910

年劫馀文献全部运京。可恨的是 , 在文物起运前 , 王圆

箓又转移了大量文书。尤为令人扼腕痛惜者 ,在运解途

中,这些经卷 ,又被各地官吏窃取许多。待运至北京 ,又

遭李盛铎、刘廷琛等权豪势要窃取 , 经卷中精好者悉数

被偷盗窃取,为掩盖劣迹 ,竟撕裂文书 ,以充其数。移交

京师图书馆者仅十八箱 ,经整理编号 ,计有 8697号 [6]183。

5.3.3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骗购 大谷探险队是日本佛

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( 1876~

1948年)组织的考古队 ,曾三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

察探险。1912 年探险队成员桔瑞超、吉川小一郎至敦

煌 ,在莫高窟滞留八周。其时 ,藏经洞文献已被淘空 ,于

是他们对敦煌莫高窟石窟进行大量拍照 , 在第 428 窟、

444窟进行刻画、署上他们的姓名。他们找到王圆箓,从

这位道士手中骗购到四百余件经卷 , 这些文献现藏日

本龙谷大学和大谷大学等处。这件事再一次证明 ,王园

箓确实藏匿了许多经卷 ,待机而售。

5.3.4 俄国人奥登堡的骗购活动 1914 年奥登堡

( 1863~1934 年) 率领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进入莫高

窟 , 考察队绘制了 443 个洞窟的图纸 , 拍摄了两千余张

照片 , 详细绘制了莫高库立体与平面图 , 挖掘部分洞窟

堆积物 , 获得大量写本、壁画残片、绢画、麻布画、纸画

以及丝织品 , 又从当地居民手中廉价骗购到三百余件

敦煌经卷和文献。无疑,这些文献与经卷也是通过王圆

箓手中外流的。

从中我们清楚看到 , 王圆箓藏匿出售的经卷已超

过千件。斯坦因第三次到藏经洞时 ,从王圆箓手里骗购

到 570件经卷 ; 1910 年敦煌盗馀文献解部前 ,王圆箓又

转移大量经卷 , 其数不详 ;日本人又从这位王道士手中

骗购到 400 余件 ; 俄国人又从当地居民手中得到 300

余件 , 有数字可考者已在 1 200 件以上 , 文书经卷解运

北京前王圆箓转移藏匿多少经卷文书 , 卖到何方 , 已经

难于考清了!

5.3.5 美国华尔纳的卑劣野蛮破坏 华尔纳 ( 1188~

1955 年) 1924 年率领美国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来到敦

煌 , 此时 , 藏经洞已经空无一物 , 于是华尔纳等以野蛮

卑劣手段对莫高窟 335、321、329、323、320 等石窟的壁

画 ,用涂以黏着剂的胶布敷于画面上进行撕裂剥离 , 同

时把 328 窟的精美菩萨像一同掠至美国。由于剥离技

术的失败 , 使完整的画面散碎 , 运回美国的残片又有丢

失,精美的壁画已经面目全非。1925年华尔纳再次来到

敦煌 , 打算大规模剥离壁画 , 由于当地居民的反对和官

府的阻止,阴谋未能得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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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细思索这段历史 , 有两个中国人的面孔挥之不

去 , 一个是蒋师爷 , 一个是王圆箓。他们的样子在《敦

煌———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》书末有照片。蒋

师爷名孝琬( ? ~1922) ,他是带领斯坦因盗宝的向导、出

谋划策者 , 斯坦因盛赞蒋师爷道 :“购书之事 , 多出蒋君

之力。至其不为人所指目 ,则又有说 ,兹不暇述。”也就

是说 , 如果把蒋孝琬所作所为都说出来 , 必定成为千夫

所指败类。他协同斯坦因盗宝时 ,对斯坦因所盗经卷做

了分类目录 , 约占盗窃经卷的三分之一 , 该目录成为当

时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经卷的唯一目录。蒋师爷扮演

了文化汉奸的可耻角色。王圆箓是个无知的愚民 ,他不

知道藏经洞的价值 , 只想通过这些经卷卖钱 , 与甘心充

当文化汉奸的蒋孝琬还不是同一类人物。

回顾这段惨痛历史 ,令人无限痛心!

我们把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放在这段历史背景

中考察,可以清楚地看到:

王圆箓藏匿 1 000馀件经卷和文献 ,均加出售。《辅

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是他藏匿的经卷之一 , 绝不能因为

王圆箓于 1918 年出售给张偓南而怀疑《辅行诀五脏用

药法要》为藏经洞之物的历史事实。

现在通行的说法是 , 王圆箓为伯希和装箱时暗藏

了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似乎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才

把这份经卷藏匿下来。但是把他多次藏匿与转移经卷

(如解运文献进京前他又转移选藏文献若干)待机售卖

的行为联系起来观察 , 这份经卷也有可能在装箱以前

就被他藏匿起来了。

马继兴教授主编的《敦煌医药文献辑校·采访张大

昌先生原卷子发现经过及其特征的录音要点》说 :“据

张先生回忆 ,此书是写在绫子上的 ,即丝织品。”[8]准确

的说法应该说是写在“绢”上的。藏经洞的写本许多都

是写在绢上的。老百姓对丝织品之“绢”、“绫”细微不同

不加区分 ,只是依照口语习惯叫做“绫子”。

6 结 论
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为藏经洞所藏 ,绝无疑义。

对照王圆箓多次售卖藏经洞经卷 , 则王圆箓将此

绢本卖予张偓南之事 ,绝无疑义。

张偓南传予嫡孙张大昌之绢子写本 《辅行诀五脏

用药法要》原卷虽毁 , 但其弟子传抄本尚保留敦煌抄本

基本内容,在原卷不存情况下 ,尤为可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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